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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论坛

自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们可以更清晰

地看到未来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空间和作用空间。

无疑，农民合作社不会是永恒的组织形态，也很

难成为农业经济发展中唯一的主流形式。既然农民合

作社有其独特的制度规定性，就必定有其组织边界，

有其生命周期。可以确认，深入开展的农业产业化经

营、多样化的农产品终端消费者需求和迅速发展的农

业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农民合作社的生存环境、

制度特性、组织形态以及运营战略。各类新型农民合

作社形式（如农机合作社、旅游合作社、物业合作社、

扶贫合作社等）的纷纷涌现未必是新形势下必然的创

新选择，但它确实揭示了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弹性和作

用空间。

就我国而言，农业与农村发展水平较低，农村经

济落后地区较多，农民利益和收入分化显著，所有这

些都决定了我国农民合作社的长期适用性和形式复杂

性。也正基于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民合作社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作用空间：农民合作社理应成为实现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主要载体、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的重要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部

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式、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

重要载体等。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我们不能否认，外来

现代化因素的导入和国家的制度推进的重要意义和作

用。但同样不能否认，中国农村社会自身也存在某种

内生性的现代化力量。应该注重从本土情境中寻找并

解放那些被束缚的内生力量，从农村变迁的实践和逻

辑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本土解释”，因为所有的发

展最终都必须从各自社会内部创发出来。在此意义上，

当我们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视为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

化的题中之义时，就应该注意在对国际通行的合作社

原则的尊重与对国内现实的农民合作实践的认同之间

的基本平衡，前者更多地着眼于坚持合作社的基本制

度特性，后者则主要求得合作社制度对本土历史现实

的适应和创新。

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农民合作社尚处于发展初

期、许多合作社发展不太规范的情况下，我们往往特

别关注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存续性，而忽视合

作社的社会价值和教育功能的发扬。而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更加

认识到农民合作社的社会价值或意义的重要，因为农

民组织无疑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

是在当前农村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境况下，农

民组织不仅是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农

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对于农民而言，农民合

作社除了具有某些其他组织无法赋予的利益——进入

市场、价格改进、降低交易费用、特殊服务、降低风

险等——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所学校，是一所

在非工业、非城市环境下促进农民（尤其是合作成员）

现代性的学校，农民将从中学会合作，学会民主，学

会营销，学会科技，进而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走

向未来。

为此，各级政府应该在为农民合作社积极提供支

持的同时，着力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对于合作社这一组织

制度形式的认识水平，激发农民发展合作社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培养农民的合作精神、契约精神，全面激活农

民自身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和群体意识，为农民合

作社的健康发展奠定必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063）与

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再从十九大报告
               看农民合作社的作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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